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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大地充满生机。这个时
候你若在乡间小路边，田野地头里，
会看到一丛丛绿油油的野菜从地里
冒出来。它们就像春的使者，喝足
了雨水后，在春风里轻轻摇曳。对
现代吃腻了大鱼大肉的人来说，这
些地里的野菜可是好东西，清凉解
毒，健脾开胃，是天然绿色食品，但
对我们经历过20世纪青黄不接年
代的人来说，野菜就是救命的粮
食。对野菜的回忆也是苦涩的。

回想那个时候，乡村生活贫苦，
粮食不够吃，人们常常为填饱肚子
而发愁，每当春天来临，野菜便成了
我们餐桌上的“佳肴”。记忆里，天
刚蒙蒙亮，母亲就轻轻叫醒我。睡
眼惺忪的我，还带着几分困意，却不
得不一骨碌爬起来，因为我知道，晚
了野菜可能就被别人挖光了。我们
提着用荆条编织的土篮子，拿着镰
刀，在晨雾中踏上征途。母亲走在
前面，由于饥饿和劳累的缘故，身体
十分单薄，但走起路来飞快。我们
去的地方在后山沟，那里平时去的
人少，植被茂密。在山沟小溪边，母
亲眼尖，不一会儿就发现了几棵野
菜。她熟练地蹲下身子，用小铲轻
轻一挖，一棵鲜嫩的野菜就挖出来
了。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小心翼
翼地挖着，可总是笨手笨脚的，不是

把苦菜根挖断了，就是挖得太浅，半
天都挖不出来一颗。母亲看我着急
的样子，总是笑着过来帮我，手把手
教我正确方法。在母亲指导下，我
渐渐熟练起来。不一会儿，提篮就
有了一些战利品。当清雾退去，天
开始放亮，目光所及之处，早已是一
片忙碌景象。村里的男女老少似乎
都出动了，他们弓着腰，在草丛中仔
细寻觅着。大家都明白，野菜就那
么多，全凭个人手脚麻利，倘若运气
好，可以采满一篮，而运气不好时，
可能空手而归。

苦难的岁月里，野菜也稀缺。
母亲总是心怀菩萨心肠，看到哪家
有困难揭不开锅，就会让我送些野
菜过去。 她常说都是乡里乡亲的，
谁都有难处的时候，能帮一把是一
把。这份源自心底的淳朴和善良，
深深地影响着我成长。

回到家后，母亲开始忙碌起
来。她把野菜倒在院子里，仔细地
挑选、清洗。洗菜的水变得浑浊不
堪，里面满是泥土和杂质。经过母
亲的一番清洗，野菜变得干干净净，
翠绿欲滴。母亲将洗好的野菜一部
分用来凉拌，还有一部分则焯水后
晾干，留着以后吃。

在挖来的野菜里我认为最好吃
的是蒲公英，我们管它叫黄花地丁，

这种野菜最好辨认，绿叶边缘有波
状齿或羽状深裂，叶子中间举着金
黄的花朵，在绿草丛中格外明显。
挖回来的蒲公英揪掉枯叶和泥土杂
质，用井水淘洗几遍，放在筐子里控
干水，就可以做菜吃了。铁锅里倒
上油，葱花姜末，再倒上一点醋，做
成汤汁浇在蒲公英叶子上，撒上一
些盐，搅拌一下就是一道鲜美的凉
菜。只是这类野菜不是经常能碰到
的，因为挖的人多，非常稀少。剩下
的多是麻雀菜、泥胡菜、苦菜花、曲
麻菜，这些野菜煮熟后味苦即涩，很
难入口，但为了不挨饿，再苦的野菜
也得往下咽。

每当全家人坐在一起吃着母亲
挖来的野菜，虽然没有诱人的味道，
可我们为了安慰母亲，仍表现出津
津有味的样子。我从未和母亲说过
当年那些野菜让人难以下咽，而她
每听到我对野菜的赞美，苍老的脸
颊上就会布满微笑。我相信母亲没
有戳破我的谎言，在那段困难的日
子里，虽然野菜味道并不可口，可它
毕竟帮助许多人渡过了难关。

多年来，我一直忘不了故乡的
野菜，忘不了在那个岁月里一家人
的相濡以沫。我想只有尝过苦难
的滋味，才会更加珍惜眼前幸福的
生活。

春天里的苦涩绿意春天里的苦涩绿意
文/陈伟雄

清明的雨，纷纷扰扰
淋湿了千古诗篇
清明的路，泥泞漫长
通往永久的家园

清明的酒，陈酿杏花村
千年醇香，醉倒天上人间

潮湿的心，在思念中烘烤
散发往日的温情
斑驳的墓碑，将往事封存
留下梗概，在风中吟诵

静默，听同样的血脉
生死不再两茫茫
仪式，向生命致敬
给感动一个交代

清明，牵着悠悠岁月
夕阳，把那身后的影子
拉得好长好长

大片的呈梯田的油菜花，还
是不多见的
你可以设想为彩虹一条条的
挂在山坡上，只是没有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分别

你可以设想大地没有等到秋
天就集体泛黄了
可以设想土地在演习丰收
可以设想红色与绿色都愿意
穿半个月的黄色春装
也可以设想，一个黄姓诗人，
今天
来现场写诗了

登上山顶瞭望台
城关、所前、蜀山、临浦一览
无余
你可以设想一条条的彩虹现
在趴伏在平原上
城区的生活由于比较紧张复
杂，所以
不愿穿统一的时装

我躲进油菜花跟一只蜜蜂合
影
她 不 愿 用 尾 针 戳 穿 我 的 诗
情，允许我
始终保持开心的状态
她知道我会在这里偷偷流泪
用一种最新鲜的颜色，怀念
自己
整个儿的青春

天蓝蓝 河蓝蓝
文/杨金辉

天渐渐暗了。一抹褐色的霞光
使得菖蒲和野草的影子像道墙，潜在
水的深处，形成一道长长的篱笆，一
直伸延到远处，这时你会感慨原来河
水竟这般美。其实，还有更美的地
方 ，那就是你突然发现，整个天空都
被你踩在了脚下，这样人和船就行走
在半空，须臾间，你又会突然感觉就
要掉入河底了……

渔翁载着我，慢慢前行，在雨还
没有来临之前，我还想留意一下前面
河汊口那片迷人的水域，那不就是人
们常说的珍珠湖吗？一点没错，是今
年秋季雨水连连，螺蛳泉、马掌泉、珍
珠泉相继连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条弯
弯的长链，于是人们就习惯用一个非
常有趣的名字称呼她——金龙河来
代替它们了。

金龙河过去的时候是指九顶山
下这条弯曲的河道，如今依照大小分
为几个塘坝了，每个塘坝都是一道秀
丽的景观，宽阔的河岸长满大大小小
的杨柳桑槐，还有那片片不成规则的
菖蒲和杂草，也趁机成了河道的卫
士，它们张牙舞爪或者是手舞足蹈，

一派春意盎然的猖狂。就是这个天
然的氧吧，引来无数叫不上名字的飞
鸟，那飞鸟的歌声像一群顽皮的孩子
在嬉戏，它们叽叽喳喳无休无止的样
子，有点像浣纱少女们在河畔嬉闹的
场景。

随着行船的游动，我不禁联想起
金龙河那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传说。
据说河内那个珍珠泉，真的曾掉进一
枚珍珠，那是七夕节，织女路过，没承
想，在她捧饮此水的刹那，一枚随身
携带的珍珠，便掉入泉内…… 织女
万分焦急，可她无计可施，后来人们
发现每逢月圆的时候，月亮会把河内
的珍珠映照出一道金色的光环，那光
环还能让人瞬间看到织女的微笑。
由此，许多年轻人就将月圆赏月与自
己的姻缘联系起来，发现珍珠与明月
交相辉映，一对恋人遇此便会是良缘
吉兆……

多少年来，这里的人们一直都在
珍藏着这个美丽的寄托，让明月与珍
珠的光环潜入一对对年轻人的梦
乡。夏雨终于来了。夏雨来的有些
凶猛，闪电划破了天幕，此时的闪电

与往常大有不同，它不是单一的电闪
雷鸣，而是哗啦啦咔嚓嚓的连锁声
响，有点像雾气很重时田野吆牛响
鞭 的回声。大雨滂沱，我们眼看着
河床上的水也哗哗地响起来了，这时
我脑际有了水涨船高的联想……

一道彩虹突挂天边，天色风雨暂
歇，由灰暗又转为晴朗了，就在这时，
一伙小年轻急急火火地向河坝的桥
洞跑去，原来河水暴涨大批的鱼虾也
随之溢出了桥洞，他们有的拿着水
桶，有的拿着纱网，个个神气十足的
样子，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高采
烈。

此时，我也带着一份好奇凑上
前，果真让我发现了蹊跷，原来几个
顽皮的孩子，竟一连逮着好多只几斤
重的河龟和甲鱼，这就更让人感到蹊
跷了，船翁告诉我，这并不奇怪，这是
几年家乡环境治理的结果，更稀奇的
是，前几日还有好多只白鹭落在了河
岸，它们那俏皮的样子，煞是可爱
呢！这时河面上飘来一位船妹子的
歌声：

天蓝蓝河蓝蓝
——心蓝蓝……
河悠悠歌悠悠
——情悠悠……
我的歌声就是河的心声吆
你听啊
在河的深处
大山的深处 ……

葛云飞墓

坟头青青，很好
坟头的草尖一直如船旗那样抖
动
好像今天偏北的风，也是
定海方向吹来的

一些细雨落在我们脸上
你也可以称之为泪痕
可以认定是我们的，也可以认
定
是老天的

那场定海保卫战确实太惨烈了
葛云飞身中几十颗英军的子
弹，还是
屹立不倒
他那一刻还身穿孝服，他的父
亲两年前过世
他本来就是下决心以死殉国
的，因此
早把自己的一身孝服看成了裹
尸布

这位定海总兵是一步步从基层
做起的，34岁中武状元之后
先后担任千总、守备、游击、参
将、副将、总兵
他把下面的沿海地名都打成了
自己的盔甲：
宁波、黄岩、温州、乍浦、瑞安、
定海
最后，换成孝服，告别父亲灵
位，走上前线

坟头青青，很好
我们这些写诗的人站成两排
三鞠躬
回去以后，我们都将修改自己
诗行里的风花雪月
风，要搞成偏北的，从定海方向
吹来
雪，要白得更纯，孝服那样

一些细雨落在我们脸上
有点咸味了
越来越像泪痕

马兰头往事
文文//祝美芬祝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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